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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之际
,

私家修史之风盛极一时
,

清乾隆年间学者全祖望因之而有
“

明 季 野 史
,

不

下千家
’

之说
�

私修史书的层见迭出
,

本来是史学发展中一桩有意义的事情
,

然 而 曾 几何

时
,

这种生机勃勃的学术气象竟被清廷严酷的文字冤狱无情吞噬
,

致使清 中叶的史学偏离健

康发展的轨道而共趋于历史考据一途
�

在清代史学的曲折发展中
,

康熙初年的庄廷拢明史案

尤为值得我们注意
�

本文准备就庄 氏史案对清初私家修史之风的影响试做一些探讨
,

以求正

于清史界学人
�

在中国史学上
,

私家修史有着久远的传统
。

就现存史籍而论
,

《左传 》已开风气之先
,

尔后著名的前四史
,

即 《史记 》
、

《汉书》
、

哎后汉书 ��
、

套三国志 》
,

无 一不是私修史书

的典范
�

严格地说来
,

设官修史虽大备于周代
,

但是唐 以前史官之所为
,

无非记注帝王言行

而 已
,

所录只能视为史料
�

自唐初由官方设馆修史
,

以 《晋书 》的救撰开其先河
,

从此官修

史书遂掩私史而上
,

高踞史籍编纂的正统地位
。

于是正史非官府莫修
,

几成定 规
。

明 代 后

期
,

由于国势衰弱
,

统治者对史学控制不力
,

私史著作重新得以发达
。

特别是在明清之际的

社会大变革时期
,

史家乃面对丰富多样的社会内容
,

眼界大开
,

思想空前活跃
,

使私家修史

之风达到高潮
,

成为清初史苑中最具生气亦最有成就的重要构成部分
�

当时
,

南北并起的史家
,

其史笔所涉
,

从纵向着眼
,

既有马啸钩稽上古史事的《绎 史》

和 《左传事纬 》
,

又有李清
、

吴任臣会通旧史的 �南北史合注 》
、

《南唐书合注 》
、

番十 国

春秋 》
,

还有徐乾学所著具有宋元通史性质的 《资治通鉴后编 》等等
�

就横向而言
,

则博及

经籍源流
,

地理沿革
、

方志谱碟
�

学术盛衰
、

史事评论等诸多领域
。

朱彝尊的《经义考 》
、

顾祖禹的 �读史方舆纪要 》
、

顾炎武的 �天下郡国利病书 》
、

《肇域志 》
、

梁份的《西睡今

略扒 刘献廷的《广阳杂记 》
、

孙奇逢的《理学佘传 》
、

�

黄宗羲的哎明儒学案 》
、

王夫之的

艰读通鉴论 》
、

《宋论 》等等
�

比肩接踵
,

精彩纷呈
。

而最为一时史家所关注的
,

莫过于明

更的编篆
�

其佼佼者
一 ,

贯通一代史事的
,

有谈迁的《国榷 》
,

张岱的《石匾书 》及 《后集孰

香 继佐 的 《罪惟录 》
、

谷应泰的《明史纪事本末 熟 博维麟动《明书》
、

万 斯 同 的《明

史稿 》
、

潘怪章
、

吴炎的心明史记 》等等
� 专记明清更迭史事丽

,

有 计 六奇 的 礴明 季 南

略 》
、

《明季北略》
、

温睿临的《南疆逸史 》
、

黄宗羲的 《行朝录 》
、

《海外坳哭记 》
、

王夫之的

《永历实录 》
、

顾炎武的《圣安纪事》
、

钱澄之的《所知录 》
、

邵廷采的 《东南纪事》
、

杨

英的《先王实录 》等等
� ‘

在在可传
,

不胜枚举
�

如此众多的私撰明更
,

其体裁的多样
,

内容

的广泛
,

不仅可补之后成书的官修心明史》的阴略
,

而且也是对 正史官修 旧 规 的 有力挑

战
�



清初如此众多史家潜心私撰明史的原因何 在
,

黄宗羲在为谈迁撰写墓表时曾作过这样的

解释
� “

以为史之所凭者实录耳
,

实录见其表
,

其在里者 己不可见
。

况革除之事
,

杨文贞未免

失实
�

泰陵之盛
,

焦泌阳又多丑正
�

神
、

熹之载笔者
,

皆宦逆奄之舍人
。

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

勤惕厉
,

而太史遁荒
,

皇成烈焰
,

国灭而史亦隧叉
,

曹天心痛⋯⋯ 当是时
,

大土身经丧乱
,

多欲追叙缘因
,

以显来世⋯⋯
。 ”

� 这段话道出了两个原 因
,

一是明亡前
,

史家不满于历朝

实录的诬妄不实
,

试图以私史去求实求真
,

存信于千秋
�
二是明亡后

,

既不甘于
“

国灭而史

亦随灭
, ”

又欲借修明史来对一代兴亡
“

追叙缘因
。 ”

这也正是清初众多史家潜心私撰明史

的根源所在
。

然而清初的私 家修史
,

尤其是私撰明史
,

却并不为官方所赞许
�

当时任浙江学政的谷应

泰
,

以 《国榷》为重要依据
,

辑录崇祯十七年间邸报
,

并参考张岱的《石厦书 》
、

高岱的 《鸿

献录 》
、

范景文的《昭代武功编》等
,

主持编纂《明史绝事本末 》
�

顺治十五年 � � � � 压 �

冬
,

书成
�

十七年十二月
,

即遭御史董文骥借故弹幼
�

世祖在南苑召见 了董文骥
,

下令检核

原 书
。

所幸 书中并无蓄意冒犯清廷禁忌
,

再则世祖又于十余 日后过早地病逝
,

当局对此事便

未再予深究
。

而谷应泰却因此被逐出官场
,

藕影家园
,

终身不得复出
,

并与修史宣告绝缘
�

清廷对 《明史纪事本末 》及谷应泰的处理
,

无异于在私家修史问题上第一次表明了官方的否

定态度
。

而对这一学术风气 以毁灭性打击的
,

则是庄廷拢明史案
。

这 次大规模的文字冤狱
,

对清初史学的发展产生 了极为恶劣的影响
。

二

官府压制私史
,

是为 了垄断史学
,

以利于封建统治
,

这并非清代所独有
�

早在隋时就有

文帝诏令禁绝民间撰集国史及减否人物
,

南宋时秦桧
,

韩佗胃也都禁止过私史
。

但清代对私史

打击之频繁
、

株连之广泛
、

管制之严密
,

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朝代
。

康熙初叶时
,

清廷经过连续十多年的武力讨伐
,

已将南明残余扫荡殆尽
,

但社会上的反

满思想仍久久不能消弥
�

特别是一部分汉族士大夫视亡明政权为
“

正统
” ,

以逸 民 旧 臣 自

居
,

竭力宣扬
“

夷夏之防
”

一类的民族意识
。

不少出身于汉族地主阶级的史家更以私撰明史

来寄托对故国的怀念
,

抒发匡复之志
。

满州贵族是 以北方落后的少数民族的地位入 主 中 原

的
,

对数量巨大
、

又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汉民族
,

怀有十分强烈的恐惧心
,

对私史中流样的

反清复明思想
,

也时时保持一种近乎病态的警觉
。

由庄廷拢窜名撰述的 《明史辑略 》
,

称太

祖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
,

直书其名
� 对顺治入关以前不写清的年号

,

而对隆武
、

永历即位正

朔必大书特书
�
在明朝将领的传记中

,

歌项了他们抗击后金的事迹
,

把降清的明将孔有德
、

耿精忠称为叛逆
� 更有

“

长山翅而锐士饮恨于沙磷
,

大将还而劲卒销亡于左袄 � 之类话
�

这

些写法在清统治者看来
,

都是极为不恭的
,

必欲以极端措施加以铲除
�

故
‘

庄氏史狱
”

决案

时
,

庄廷乍龙
、

庄允城被剖棺碎骨
,

庄廷械及其子孙年在十五岁以上的均斩
,

妻
、

女发配沈阳

给披甲人为奴
。

凡 与该书有一字之连
、

一词之及者
,

如作序人
、

参订人
、

卖书人
、

刻工
、

刷

匠
、

送板订书者
,

无 一幸免
。

据顾炎武所说
, “

凡死七十二
” ,

� 或说
‘

名士伏法者二百二

十二人
, ”

� 当时担任浙江按察史的法若真事后称
“

庄史株连至七百家
, ”

�故 时 人 痛 呼
“

可谓变革以来之一大祸矣
” �

�

在庄氏史案中
,

清廷以令人发指的野蛮屠戮
,

宣告了私撰明史为非法
。

此后
,

统治者对



史学的控制便被推向极端
,

私家修史之风终遭无情腰斩
�

具体表现在
�

一是迭兴私史大狱
。

翰林院编修戴名世著《南山集 》
,

书中采取 了方孝标 《滇黔纪闻 》所记永历政权 抗 清 的史

料
,
并主张弘光

、

修武
、

永历三帝在 《明史 》中应立本纪
,

被人告发
。

戴名世合族被斩
,

凡

为书作序
、

捐资刻印及收藏书板等多达数百人皆牵连在内
。

时方孝标已死
,

亦遭戮尸
�

陆生

楠著《通鉴论 》
、

述及历代怡国为政的得失利弊
,

推崇汉初
“

无为而治
” ,

隐 约 露 出 对封

建专制的怨恨之情
。

也被清廷指为
“

怀怨诬汕
, ” “

罪大恶极
”

而遭斩
。

二是查禁
、

销毁触

犯忌伟的私史著作
。

康
、

雍
、

乾三朝多次下达禁书令
,

派朝廷大员四处搜求遗书
,

查禁重点就是

明 末清初的私史
。

清廷曾明确指出
� “

明季末造野史甚多
,

其间毁誉任意
,

传闻异词
,

必有低

触本朝之语
,

正当及此一番查办
,

尽行销毁
,

杜遏邪言
,

以正人心而厚风俗
,

断不宜置之不

办
。 ”

�凡收藏明季野史和明末文人
、

明遗民的违禁著作
,

均被视作反 清 行 为
,

列 入
“

谋

反
” 、 “

大逆
”

这样的
“

十恶
”

大罪 中进行惩处
,

如彭家屏私藏明史案
、

高棣私藏 �� 皇明通

纪》案 � 范起鹦私藏 《顾亭林文集》案等等
,

不一而足
。

禁书之举造成了号称
“

不下千家
,

附明代野史钓大量失传
, �

故梁启超先生遂有
“

自汉晋 以来二千年
,

私家史料之缺 乏
,

未有甚

于清代者
”

� 之语
�

三是通过开设史馆加强对史书编 纂的垄断
。

除翰林院内设国史馆
、

实录馆

外
,

又相继设置明鉴纲召馆
、

三通馆
、

四库馆
、

会要馆等
,

监修皆由宠臣兼任
�

每编一部史

书
,

都是
“

奉救
”

修纂
,

不论人员安排
,

或是发凡起例
,

一般都先经皇帝
“

钦准
, ”

每一稿

成
,

都必须送交皇帝
“

御览
” ,

经皇帝首肯后方才刊行
。

从而将史书的私撰与官 修 强 行 合

流
,

重新 回到了正史非官府真修的旧途
�

庄氏史案之后
,

虽然仍有一些私人史著间或出现
,

但在清廷的严密控制之下
,

史家被逼

而转向古代史领域
,

只能做些历史考证和校释辑佚之类的工作
�

从史书的部峡来看
,

私史也

明显弱
曰

于官史
�

仅就 《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 》所录史部前三类 � 正史
、

编年
、

纪事本末 � 百

卷以上 的史书为例
,

官史多达六千六百四十五卷
,

私史只有二千四百六十二卷
,

私家修史之

式徽从 中可见一斑
。

针刘
,

情廷抬高官史
、

压抑私史及排斥异端 的做法
,

乾隆年间的著名史学

家章学诚曾批评说
� ‘�

唐后史学绝而著述无专家
,

后人不知 《春秋 》三家学
,

而狠 以集众官

修之故事
,

乃与马
、

班
、

陈
、

范诸书并列正史焉
,

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
,

青吏之文移
,

而不可稍有变通矣
� ” “

何有好学深思之士
,

能自得师于古人
,

标 一法外之义例
,

著一独具

之心裁
,

而世之群怪聚骂指月牵引为言词
,

譬若编狙见冠服
,

不与龄决毁裂至于 尽 绝 不止

也
� ” �

三

晚明以后
,

本是史学界人才倍出的时代
�

激烈的社会动荡
,

至明清更迭达到极点
�

农民

军的摧枯拉朽
,

明王朝的土崩瓦解
,

清王朝的入主 中原
,

顷刻之间接踵而至
�

这些都使一代

史家受到极大震撼
�

由于他们处于当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激流中
,

对封建社会末期的种

种弊端感受颇深
,

因而能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对
“

神州荡覆
,

宗社丘墟
” � 的现实进行深刻的

历史反思
�

他们或猛烈抨击脱离实际的学术风气
,

痛斥
“

天崩地解
,

落然无与吾事
” � 的恶

劣积习
,

或以
“

匡复社极
”

为
“

天下之公
, ” � 力主讲 求

“

当世之务
”

� 的经世实学
,

或以

历代兴亡为借鉴
,

具体地探讨国家政治制度
、

文教设施
、

赋役财政
、

军制兵法等历史教训
�

这种别开生面
、

气势磅礴的史学思潮引起了清统治者的极度不安
�

他们意识到
,

史学家是进



步思想与民族意识的重要阐扬者
、

传播者
,

是
“

人文渊戮
,

典论 的发纵指出所在
, ”

必须加

以特别严密的控制
�

庄 氏史案作为朝廷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一项政治措施
,

对清初史学界的打击是极为沉重

的
。

被誉为
“

一代文章亡左马
,

千秋仁义在吴潘
”
。 的吴炎和潘怪章两位年轻有 为 的 史 学

家
,

即不幸死于此案
。

吴炎在归安诸生中甚负盛望
,

入清隐居湖州山中
,

与伯叔昆季数人结

成惊隐诗社
,

坚守志节
,

不仕于清
�

播怪章综贯百家
,

天文
、

地理
、

皇极
、

太乙之书无不通

晓
,

明亡后数往南京渴明孝陵
,

赞扬宋末陆秀夫
、

谢翱之民族气节
。

他们都留心明代故实
,

立志撰明史
,

以究其兴废得失之故
。

顺治十年 � �� � � �
,

两人合作
,

仿 《史记净体例着手编

撰《明史记 》
�

吴炎长于叙事
,

撰世家
、

列传
,

播怪章善于考核
,

撰本 纪
、

诸 志
,

写 成 纪

十
、

书五
、

表十
、

世家三十
、

列传六十有奇
�

顾炎武对他们很敬慕
,

将自已所藏有关史料千余卷
,

都借给 了他们
,

《明史记 》于庄氏史案时被抄没焚毁
,

顾炎武所借的藏书也被连同烧毁
� “

当

鞠讯时
,

或有改辞以求脱者
,

吴子独慷慨大骂
,

官不能堪
,

至拳踢仆地
�

播子以有母故
,

不骂亦不

辨
� ” � 二人遇害

,

是明史研究上的一大损失
�

既使那些侥幸得脱的学者
,

亦不免有
“

惊霜寒

雀
,

抱树无温
�
吊月秋虫

,

偎阑自热
”

之感
�

被窃名参校的东南名宿陆沂
,

解京途中对儿子

说
� “

终身不必读书
,

似我今 日 �
” �获免后即出家为僧

,

云游四方
,

每至易姓名
,

不知所

终
�

其实
,

庄氏史案对史学的摧残还远不止几位涉案的史家
�

在文字狱的高压之下
,

通过探

讨史事来
“

引古筹今
”

已经成为不可能
,

借助编修明史来宣扬反清思想更是非法
,

甚至当代

的国计民生利弊
,

也不 得间津
�

于是
,

清廷人为地留给史家们的便只有历史考证这 一 条 狭

路
。

清初史家的这种悲剧性结局
,

当其大师们的晚年已见端倪
�

顾炎武受庄氏史 案 影 响 很

大
,

一则怕触犯清廷忌讳
,

二则多年积累的史料都已散失
,

加之生活又不安定
,

便放弃了编

写有明一代信史的宿愿
,

他在给播怪章之弟播末的信中说
� “

吾昔年所蓄史事之书
,

并为令

兄取去
,

令兄亡后
,

书既无存
,

吾亦不谈此事
�

久客北方
,

后生晚辈
,

益无晓习前朝之掌故
�

令兄之亡
,

十七年矣
。

以六十有七之人
,

而十七年不谈旧事
,

十七年不见旧 书
,

衰毫遗
,

少 年所闻
·

十不记其一二
·

又当年牛李洛蜀之事
,

殊难置咏
�

退而修经典之业
�

假年学
,

庶无大过
�

不敢以朝野之人
,

追论朝廷之政也
� ” � 甚至还为播末写下 了

“

犹 存 太 史
,

莫作嗣书人
”

的凄切之句
� � 黄宗羲的晚年

,

与其撰写 《明夷待访录 》之时
,

已判若两
�

他在数遭官府通缉后
,

只能局促于浙江余姚故里
,

不敢越钱塘江一步
�

特别是在康熙三

者忘易弟人

十年后
,

他不顾年老多病
,

写出了向清 朝统 治者 发
“

先濡有所未尽
”

之意
、 “

思复三 代 之

治
”

的《破邪论 》
,

用心 良苦地向新朝君臣献以
“

一炭之光
� ”

这足 以证 明
,

他后期的思想

已远远背离了当年
“

家 国之恨
,

集于笔端
,

不觉失声痛哭
”

的那种情感
�

王夫之虽然在三藩

之乱 中频繁四出
,

欲有所为
,

但是当吴三桂败局已定
,

他便依然遁入湘西石船山下
,

以著述

终其余生
�

在他们之后
,

钱大听
、

王鸣盛
、

赵翼
、

邵晋涵等人先后步入史考的狭路
�

为 了全

身远祸
,

史家们稽古而不问政
,

大搞训话名物
,

专力从事三代秦汉文献的整理与考订
,

完全

背弃 了中国史学博古通今
、

知人论世
、

经世致用
、

成一家言的传统
�

后来乾嘉考 据 学 的兴

盛
,

其因也在于此
。

清代 的史学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
·

当时就有 人说
� “

今 人之

文
,

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
, ·

,’’二
人情望风娜景

,

畏避太甚
,

见鳝而以为蛇
,

遇鼠而以

为虎
,

消刚正之气
,

长柔媚之风
,

此于世道人兮
,

实有关系
· ” � 从此

, “

海
�

内之士
,

萃萃

济济
,

鱼鱼雅雅
,

衣沛祖豆
,

充物儒林
,

杭议发愤之徒绝迹
,

慷慨悲咤之声不闻
,

名为士人
,



实则死人之不若
� “ 吻

四

‘

清先世曾臣服于明朝
, ,

受官袭爵
,

闻命即从
。

入主中原后
,

清廷对此段史事讳莫如深
�

庄 氏史案就是统治者这种不 良心态的反映
�

自此之后
,

研究明代历史
,

尤其是明末的明清关
一

系史
,

硬被清廷人为地划作学术界 的禁 区
,

·

圣祖亲政后
,

虽然奉行
“

宽大和 平
”

的施 政 方

针
,

对学术界奇求尚少
,

但是在这样一个有碍本朝体面的间题上
,

则不容越雷池一步
�

后来

文字冤狱再起
,

�

对继续私 自编写明史乃至收藏者
,

辄滥加诛戮
,

也是对这一禁 区的严密防范

使然
�

张元挤先生在为 《明史钞略 》一书作跋时说
� “

夫以雷霆万钧之力
,

加诸无拳无 勇 之

辈
、

,

自可 以为所欲为
。

推其意
,

且必谓经此惩创
,

自今 以往
,

当无有敢稍干犯之徒
,

即凡受

庇字下者
,

亦皆可无所忌惮
,

同享讳尊讳亲之利
,

于是人人低首
,

家家颂圣
,

专制之乐
,

其

乐无丸
”

这娜颇能道出兴狱者 的此番心事
�

随着文化专制的日益加强
,

学术禁区也越划越
一

大
� ‘

初下诏时仁切齿于明季野史
,

其后西库馆议
,

虽宋人言辽金元
,

明人言元
,

其议论偏谬

尤甚者
,

叫切拟斡
�

及明隆庆以后诸将相献臣所著奏议文录
,

若高拱
、

张居正
、

申时行
、

叶

向高
、

高攀龙
、

邹元标
、

杨涟
、

左光斗
、

缪昌期
、

熊廷弼
、

孙承宗
、

倪元璐
、

卢象升
、

孙传

庭
、

姚希孟
、

马世奇诸家
,

丝轶寸札
,

靡不然燕
,

虽茅元仪 《武备志 》不免于火 , 厥在晚明
,

当弘光隆武
,

则袁继咸
、

黄道周
、

金声
�
当永历及鲁王监国

,

则钱肃乐
、

张肯堂
、

国维
、 ‘

煌

言
�

自明之亡
,

一二大儒
,

孙氏则 《夏峰集 》
,

顾氏则 《亭林集 》
、

哎日知录 》
、

黄氏则 《

行朝录 》
、

《南雷文定 》
�
及诸文士侯魏邱彭所撰述

,

皆以低触见烬
� ” �

治史受政治影响
,

是中国封建史学的‘个传统
。

历代史书很强调
“

殷鉴
” 、 “

资治
” ,

、

就是学术为政洽所用的意思
�

但以往怡史
,

还只是为政所用
,

本身尚多少保留一 定 的独 立

性
。

传颂千古的有关
“

直笔无隐
、 ” “

君举过书
”

的故事
,

虽不无言之过甚之嫌
,

却也说明

史自为史
�

然而清初史学的禁区设立
,

使得治史完全丧失独立的地位
,

而成了封建皇朝地地道

道的 畔奴蝉‘
,

将明代私史著作与入清后的官史做一比较
,

便不难看出
“

钦定
”

禁区对史学本

身造成的严重危害
�

李赞的《续藏书》是专门记载明代人物的著作
,

作者以当代 人写 当 代

史
,

却能做到无所顾忌
,

仗义直书
�

特别是对当朝发生的两大事件
,

即
“

靖难之役
’,

与
“

夺门

之变
, ”

在书中不仅毫无回避
,

而且专列 《逊国名臣 》三卷
,

对建文遗臣 的事迹一一加以介

绍
� “

夺门之变
”

中的许多人物虽未专列类传
,

但对他们的贡献在各人的传记中
,

也都能如

实记载和表彰
。

明末谈迁的著史态度更为严肃认真
,

《国榷 》直书
,

首先表现为
“

著圣人之

失
� ”

尽管作者对太祖开国功业推崇备至
,

却据实记述其屠戮功 臣
、

广事株连
。

至于武宗之

荒淫
、

神奉之贪婪
、

思宗的刚慢与伪善
、

弘光帝的愚昧腐朽
,

也都作了大量的揭露
�

最珍贵

的是关于建州史迹的记载
�

从明永乐初始置建州卫及努尔干都司及各卫司
、

千户所建时间
、

各卫首领的承袭
,

到崇祯朝双方交锋谈判事
,

都是极有价值的史料
。

与这些史著相反
,

清代

官修《明史 》
,

虽人才济济
,

史料齐具
,

但史馆诸官如何记述自万历朝 以后明清 之 间 的关

系
,

以及明清之际全国各地抗清的事迹
,

却成 了一大难题
。

诸多历史间题的写法
,

无论巨细

都须仰承
“

圣裁
” �

经万斯同主持撰定的《明史 》初稿
,

当是一部较完整详尽的明代历史
,

因不符合统治者的要求
,

康
、

雍
、

乾三朝屡次下令修改
,

被改得面 目全非
�

有关建州地区的

历史完全成了空白
,

明末清初四次入关抢掠屠杀
,

甲申之变后全国大规模的反清起义
,

以及



江南出现的诸明政权
,

《明史 》儿乎一概付诸缺如
�

至于官修本朝史
,

为统治者德恶扬善更是

治史 的首要原则
�

顺治及康熙初叶
,

清廷对太祖
、

太宗实录
、

或如多尔衰的局部改窜
,

或如

世祖
、

圣祖的相继重修
,

始而为一己文过饰非
,

继之则为推尊先人不惜混淆历史真相
�

其结

果
,

不惟损害了实录的历史价值
,

而且此风一开
,

又经尔后世宗
、

高宗的变本加厉
,

俨若一

代家法
�

我国清史研究的奠基人孟森先生就此朋双
� “

清改实录
,

乃 口用饮食之事也�
”

�

实非过甚其辞
。

清初 的庄 氏史案
,

在清代学术史
、

政治史上都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伪沐即封建统治者可 以从

一己的政治需要出发
,

而肆意瑞踏学术
,

摧残人才
。

这种文化上
�

的短视
,

经过雍正
、

乾隆间
一

的封建专制而推至极端
,

文字冤狱
,

遍于国 中
,

终子酿成思想界万 马弄暗钓沉何局枷
、

这不粗阻

塞 了史学的进步契机
,

同时也促使统治者更加保守
、

昏庸和傲昧
。

然而
、

中国史家揭修史而

触犯法禁
、

损生灭族之 日
,

恰是欧州近代史学革命之时
�

十七
、

十八世纪
,

西方人文主义史

学冲破 了中世纪神学的禁锢
,

把历史写成人的历史
,

并大胆探索折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
,

从

而为更普遍
、

更探刻的资产喻致革命制造 了奥论
。

大教与此祠时的精赫魂更味翱
,

可以看作

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最后一个颧根
,

�

其中有些伪光的言论视西方本来并木逊色
,

但是新 的史

学根本来不及形成就被封建专叔主义勿店杀 了
。

此后
,

欧州近代史学一日千里
,

中国古代史学盛

极而衰
,

步履瞒姗
,

其间的沂史教训是植得我们探刻记取钓
�

� 黄宗羲 �
《南雷文定务卷�

,

式谈孺木墓表》
�

� 《顾亭林年谱 》

� 《郎潜纪闻 》卷 � � �

�邓之诚 �
《清诗纪事初编 》卷 � ,

《乙编 争
,

《法若真 》
�

。陈去病
,
《关杰士赤民先生传 》

,

见《清代碑传全集 》碑传集补卷�截

。 《东华录 》乾隆朝卷��
�

� 梁启超
�

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》
�

�章学诚 �
《文史通义 》

,

《答客问上 �
。

�顾炙武 �
《日知录 �� 卷�

,

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》
�

吻黄宗羲
�

《南雷文定 》卷 � ,

《留别海昌伺学序 》
�

曲工夫之
�

《读通鉴论 》卷。
,

《成帝 》气

婚顾炎武 《亭林文集 》卷�
,

《与人书四 》

勿顾炎武
�
《顾亭林先生诗笺注 � 卷 �

,

《汾州祭吴炎渗程章二节士 李
�

� 顾炎武 �
《顾亭林先生诗文集》卷卜

,

喂书吴潘二子事》
�

甸陆攀行
�
《秋思堂遗集 》

,

《老父云游始末 少
�

�顾炎武
�
《亭林文集 》卷�

,

《与次耕书 矛
�

。顾炎武
�
《顾亭林先生诗笺注 》卷� � ,

《寄潘节士之弟未 》
。

� 李祖陶 �
《迈堂文略 》卷 � ,

《与杨蓉诸明府书今
�

� 邹容
�
《革命军 》

�

呵章太炎
�

《检论 》卷�
,

《哀焚书 》
�

� 孟森 《明清史论著集刊 》下册
,

《读倩实录商榷 》
�


